
在田里的时候，他是个

勤恳的“农民”，一心只想种

好大豆；而在实验室时，他

是攻克大豆难题的科学家，

目标是“为中华大豆之崛起

而奋斗”。

田志喜田志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近日，北京发布了城市公园——丰台金中都

城遗址公园设计方案的征集结果，天津大学建筑

设计规划研究总院与 NEXT 建筑事务所联合完

成的沉浸式考古城市公园设计，在国内外众多方

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优胜设计方案。

该项目的主持人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张龙。从读研起，张龙就开始接触北京古建、古城

的保护工作，至今已与古建筑相伴成长近20年。

“我就像给古建筑开治疗方案的‘医生’，通

过文献挖掘、测绘，厘清其历史沿革与价值定位，

研判其保护展示需求，进而组织相关技术力量，

对其实施更全面的研究、保护与展示。金中都城

遗迹就是典型案例。”张龙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设计，能让更多人触摸到真

实的历史、感受时代的变迁。”

抽签与颐和园结缘

张龙与北京古建的缘分是从一次抽签开始的。

2003年，张龙跟随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

其亨读研，当时他们正学习样式雷图档的园林。王

其亨要求每位学生挑选一个代表性园林，对相应的

样式雷图档进行研究，然后向大家展示成果。在众

多园林中，张龙通过抽签的方式“遇”到了颐和园。

要解读颐和园的样式雷图档，就必须对颐和

园的古建筑群进行系统的测绘调查。张龙选了

最笨的办法：搬着梯子、拿着仪器，走进颐和园，

测出自己想要的数据。

张龙没想到，两年后，他读研时积累的经验

竟然派上了用场。2005 年，颐和园的数字化测

绘工程正式启动，张龙一边开展相关文献档案的

搜集整理工作，一边组织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

同时承担了颐和园的文物保护规划的编制及相

关修缮工程设计工作。

4 年后，张龙留校任教，探索通过跨学科合

作方式完成数字化测绘工作。“上大学时我跟着

老师给颐和园做测绘研究，后来我带着学生给颐

和园做测绘研究。”张龙笑着说。

经过多位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目前颐和园全

园的测绘工作已完成 98%，绘制数字化图纸 4000

余幅。

从颐和园开始，张龙与古建保护结下了不解

之缘。

2020 年 9 月 15 日，北京市文物局与天津大

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依托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挂牌成立北京古建筑

研究院。张龙担任该院的副院长，负责推进深化

北京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

“经过这么多年的古建保护研究，我们构建

了测绘采集与成果表达技术综合应用体系，通过

技术创新和流程创新，使测绘效率和数据覆盖率

提高了成百上千倍。”张龙说。

组建多学科联合修护团队

2019 年北京市丰台区为更好保护、展示金

中都遗迹，对遗存三段夯土城墙中的两段进行了

考古发掘，张龙及其团队成员受托承担了“金中

都城遗迹地上遗存及地下考古成果技术数据提

取与分析”任务。

这次张龙联合天津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

科研团队，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对护城河中的螺

壳、夯土墙心中的有机物进行年代测定；通过孢

粉测定，推测金中都护城河及其两岸的植物风

貌；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通过夯土成分、

强度检测，分析其建造技术。

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所的建筑材料检测实验室中，一侧是古色古香的

各种建筑构件，另一侧是现代化的分析仪器，中

间一张长桌跨越千年。

“我们积极与建筑技术、材料学、计算机、动

画、土木工程、科技考古、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师

合作，同时依托天津大学国际工程师学院的学科

交叉平台，联合开展建筑遗产保护技术的整合与

研发，为古建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监测、展示传

承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张龙说。

“北京城有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

史。大家对明清北京城很熟悉，但要说起北京建

都起点，估计很多人都说不清，在北京丰台区丽泽

商务区内的这三处土堆就是金中都城墙的遗迹，

是北京建都近870年的实物见证。设计丰台金中

都城遗址公园，会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张龙

表示，“建筑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保护、研究古建就

是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文明的传承与积淀。”

在采访的最后，张龙表示，未来他们团队将

尝试借助应用更多的先进科技手段，如人工智能

等，研究、保护古建筑，使其焕发新生，让文化遗

产得到更好的传承。

古建“医生”张龙：让千年古都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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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汪 伟 于也童

最初，田志喜并不是研究大豆的。本科与硕

士阶段学习果树专业的他，在 2000 年研究生毕

业后留在母校河北农业大学工作。2001 年，田

志喜被借调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协助申报项

目审批等相关工作。在那里，田志喜“大开眼

界”，接触到了许多此前不甚了解的领域，求知欲

再度被唤起，他下决心要继续读博。他将目标锁

定在更侧重基础研究的遗传发育所，由此田志喜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跨越。

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一直从事应用

研究的田志喜此前较少接触此类内容。为了备

考，他听说自己以前的同学在教授“分子生物学”

课程，于是他一有空就跑去听。考博成绩公布，田

志喜被录取，师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

博士毕业后，田志喜前往美国普渡大学从事

博士后工作，真正的考验也从此开始。之前还算

顺利的他，初到美国，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博士后所进行的研究与博士阶段并不相同，

无从衔接，他又要从头学起。此外，面对当时空

无一物的实验室，他还承担起了从零开始组建实

验室的任务。

刚一开始，科研进展得不顺利，实验室工作

繁重，田志喜越做越觉得迷茫。田志喜至今记

得，那年普渡大学所在的印第安纳州下起暴雪，

他在齐膝深的雪中艰难前进，一如他初到美国时

的生活。但田志喜不想坐以待毙，为了尽快找到

正确方向，他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回到家中

自学生物信息学相关内容，拓展研究领域。“那

时，我经常发愁，整晚睡不着。”他说。

但转折很快到来，快速掌握生物信息学知

识让田志喜很快找到了正确的研究方向，接连

产出多项重要成果。2010 年 9 月 20 日，田志喜

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他回国接受遗传发育所

的考核答辩。半年后，他回到遗传发育所任

职，开始了独立探索的科研生涯，完成了自己

的第二次跨越。

但回来以后研究什么，成了困扰当时田志喜

的大问题。“水稻、玉米当时都考虑过，反而是大

豆以前接触的比较少。”他迟迟难下决心，反复与

学界好友、遗传发育所领导等交流探讨。

凭借着对大豆重要性的初步认识，田志喜决

定挑战一下。“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那么多大豆，

能否实现自给自足呢？”他回忆道。

田志喜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先扎扎实实做 5

年基础研究。4年后的 2015年，田志喜因在大豆

领域取得的突出成果，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资助。他愈发相信，选择大豆是正确的，而他也

实现了自己的三次跨越。

从果树到大豆的三次跨越

◎实习记者 都 芃

◎本报记者 陈 曦 通讯员 赵 晖

建筑是人类文明的载体，

保护、研究古建就是为了让更

多人感受到文明的传承与积

淀。

张龙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走进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研究员田志喜的实验室，

最先入耳的是一阵阵“哗啦”声——一群学生正

扬起刚收获不久的大豆。金黄的豆粒在柳条编

织的簸箕中上下翻飞，与农家的丰收景象别无二

致。而在走廊另一侧，现代化的科研仪器正在井

然有序地运行，古老的农作物，在这里被赋予了

新的价值。

这也暗合了田志喜的“双重”身份：在田里的

时候，他是个勤恳的“农民”，一心只想种好大豆；

而在实验室时，他是攻克大豆难题的科学家，目

标是“为中华大豆之崛起而奋斗”。

前不久，第十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

名单公布，田志喜因在大豆基因组学等相关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获得该奖项。

在田志喜实验室最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写着

一句话：为中华大豆之崛起而奋斗。这是田志喜

给自己和实验室团队成员立下的目标。

田志喜最初的想法是在 5 年基础研究结束

后，全力以赴攻关大豆固氮。本科时，他就比较

关注这方面，“这是那种一想到就会让科学家感

到兴奋的研究”。但随着对大豆了解得愈加深

入，田志喜愈发觉得作为大豆科研人员的压力与

责任。“我国的大豆现状不容乐观，还是想做一些

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他说。

田志喜介绍，小麦、水稻等都是经历了“绿色

革命”的粮食作物，产量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得到

了大幅提升。但大豆并未经历这个过程，其产量

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大幅增长。而我国的情况

则尤为严峻，大豆对外依存度超 80%，只有不足

20%的大豆产自国内。

田志喜心里清楚，要提升国内大豆的总体产

量，首先要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我国大豆平均

亩产仅为 130公斤左右，而世界主要大豆生产国

平均亩产已可达 220公斤，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他分析，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有限的自然

地理条件外，育种水平不足也是一大短板。

结合此前学习过的基因组学的相关知识，田

志喜意识到这其中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此前在

植物界，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以全面地将不同个

体的基因组整合到一起的方式，而关于大豆基因

做中国的大豆基因组平台

从事农作物研究，获取研究材料是关键的一

步，因此田志喜每年都要亲手种下他的研究对象。

田志喜有一套专门干农活的“装备”——迷彩

服、胶鞋，各种农具他使用起来，很是得心应手。田

志喜说，自己在地里时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不过，这位“种地老手”仍忘不了刚回国种大

豆时的尴尬。那时，田志喜的实验室刚刚建立，

加上他自己只有 4个人，团队研究从最基本的种

大豆开始。

第一次，100 份种子撒下去，田志喜非常期

待。结果一段时间过去，迟迟不见种子萌芽。田

志喜陷入了焦虑，“睡不着，凌晨 4 点就起来，想

去看大豆怎么样了”。最后，第一批种下的 100

份种子仅收获了约 2/3。“那时别人都说，一看长

得不行的地就知道是田老师的。”田志喜自嘲道。

但田志喜不甘心，反复找原因，旁人提醒他：

“不同地区的土质松软程度不一样，一个坑有时要

多放几粒种子，形成合力才更容易冲破土壤萌发。”

如今，田志喜的团队已扩充至二十余人，但

他仍没事就往地里跑。而他的目标也更大了，他

要在盐碱地里种大豆。“之前极少有人做大豆的

抗盐碱研究，但要想进一步提高国内大豆的总产

量，就必须开发盐碱地。”他说。

第一次试种结果同样是惨不忍睹，但他很快

就找到了办法。“我们借鉴了在盐碱地里种棉花

的经验——铺地膜，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水分蒸

发、降低土壤的含盐率。”田志喜还请了当地一位

村民帮忙进行日常打理，并特意叮嘱道“不用额

外浇水，自然条件是什么样就保持什么样”。村

民意识到，这位大豆专家是真的想做成事，并因

此对试验田的管理格外用心。

如今，田志喜的课题组在山东省东营市共有

100 亩的试验田，每年能试种大约 3000 份种子，

其最新亩产已达到 226公斤。但田志喜很清楚，

几次试种成功并不能代表什么，想实现大规模推

广，需要更加长期的研究、试种，他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

在田志喜课题组的网站主页上，写着一句

Welcome To SWEET HOME。 SWEET

HOME是他给自己实验室取的别称，sweet（甜）

暗合了他的姓氏，home 则是他希望实验室能像

家庭一样温馨、和谐。同时，这 9个英文字母，也

是他为实验室定下的 9 条原则的英文首字母缩

写，分别代表着安全、热心、热情、效率、团队精

神、诚实、开放、谦逊、享受。

“筹建实验室的前 3 个月没干别的，一直在

想这个。”因为他相信，文化与价值观念能够对人

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而团队也要像种子一样，

依靠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成合力才能突破重重

困难，最终取得丰收。

会种地、持“家”的科学家

“我们干的事儿，就是‘化危为安’。”中

国中化沈阳化工研究院总工程师程春生

说。在共和国化工行业发展壮大过程中，

程春生带领团队致力于工艺和化工反应风

险研究三十余年，为 5000 余种危险化学品

补充安全“身份证”，为这个与“危险”密切

关联的行业，增加了安全系数。

尼龙绳、除草剂、塑料水瓶……化工产

品在生活中必不可少，但如果不能摸清化

工产品制造过程中工艺设计的技术参数和

安全界限，不仅消耗高、能耗高，也容易引

发安全事故。化工反应风险研究领域需要

一批坐得住板凳、潜心研究的专业人才。

自 1983 年毕业入职沈阳化工研究院

以来，程春生始终奋战在科研、产业一线，

长期从事化工工艺和化工反应风险研究，

她的研究填补了我国长久以来在化工反应

风险研究、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核心技术

体系方面的空白。

“我差一点丢了命。”谈起为什么会深

耕这个领域，程春生张口就提到了至今仍

难忘记的经历，“那时我 20多岁，在一次开

发除草剂的过程中，操作工人提高了蒸馏

温度、延长了蒸馏时间，导致蒸馏爆炸。我

们几乎连滚带爬地跑了出来，慢一点可能

命就没了。那巨大的响声、现场的黑烟、喷

射满屋的黑焦油，让我当时就吓哭了。”

更让程春生后怕的是，这次事故的根

本原因正是当时国内缺乏对化工反应风险

的研究，对化学品、化学反应的稳定性及温

度、安全控制条件不够了解。这些经历，在

年轻的程春生心里埋下了开拓化工反应风

险研究的种子。

2005 年，已经开始接触这一领域的程

春生第一次感受到与国外的差距。

程春生告诉记者，她当时前往瑞士一

处工业园区进行技术交流，眼前先进的安

全监测仪器，还有国外同行掌握的风险研

究技术，都是她不曾见到和听到的。

一回国，程春生就开始琢磨，没有中文

参考资料，她就“啃”外文资料。随着我国

逐步推进化工安全体系建设，2007 年以

来，中国中化加大科技投入，在其下属的沈

阳化工研究院建设了反应风险研究平台，

程春生成了平台的牵头人。

“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经验不

足、积累不够等等都是现实难题。”程春生

说，但是一点点来、一步步走，没有闯不过

的关。所有化学品都有分解点，有的慢慢

分解，有的显著分解，做一次实验不行，就

做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

就这样一次一次实验，反反复复研究

论证，程春生带领团队，为化学反应过程求

取安全数据，开展反应安全风险评估，为危

险化学品补充了安全“身份证”，并在全国

精细化工行业实现推广应用，为化工产业

的“化危为安”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程春生把自己的青春都倾注在研究中。她主编的《化工安全生产与

反应风险评估》和《精细化工反应风险与控制》等专著，填补了国内安全风

险评估专著空白，成为相关学科必读的教科书。

“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程春生牵头主持完成了“化工反应风险研

究及安全评估技术转化与应用”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化工安全

技术研发及应用”辽宁省重大专项，对提升我国精细化工产业的自动化水

平，实现提质增效和数字化转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她牵头起草的《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正在国家有关部

门的推动下，转化为国家标准。

……

在程春生和她的团队努力下，我国起步晚于国际先进公司 20年的化

工反应风险研究，一跃跨入国际领先行列。

来沈阳化工研究院参观的瑞士某化工企业副总裁看到我国先进的化

工反应风险研究成果，向程春生高高竖起了大拇指。

如今，新一批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又落在了程春生的肩上。

一头干练的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纤细的眼镜，走起路来步履轻快，

聊起天来笑眯眯的。很难想象，就是眼前这个温柔的女工程师带领团队

“驯服”了越来越多的危险化学品。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全国“讲理想、比贡献”活动科技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虽然荣誉傍

身，但程春生仍初心不改。“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我的事业，愿意为化工奉献

我的全部，我们多努力一点，行业生产就更安全一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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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春生（左二）与团队成员在做研究 新华社记者 于也童摄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组的相关内容则更是少之又少。田志喜想试一

试，他想做一个中国的大豆基因组平台。

田志喜联合多位科研工作者，对来自世界

大豆主产国的 2898 个大豆种质材料进行了深

度重测序和群体结构分析，从中挑选出了 26 个

最具代表性的大豆种质材料，并以我国自主培

育的“中黄 13”等大豆品种为基础，对其进行高

质量的基因组从头组装和精确注释。同时，他

们借鉴人类基因组相关研究的工具及方法，最

终成功构建出了大豆图形结构泛基因组分析，

这是全球首次在植物中实现基于图形结构基

因组的构建。2020 年 6 月 17 日，该成果在线发

表于《细胞》，审稿人毫不吝啬地称其为“基因

组学的里程碑工作”。

但田志喜还有更多的期待，他希望这个平台

以后能为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服务。“个人的力量

终归是有限的，希望这个平台能作为一个基础，

催生出更多的科研成果。”他说。

田志喜田志喜：：给中国大豆给中国大豆““嵌入嵌入””高产基因高产基因


